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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禹 治水，三过家 门 而不
入，留 下了 千古佳话 ，霍去病

“匈 奴未灭，何 以家为”的豪
育，又激 励着多 少 后 代 的 人
们！

公而忘家者，古人、名人
有典型，今人，凡人 的王学忠
又怎么样 呢？

从单位到
他家，骑 自 行
车四 分 钟 即
可，然而他每
星期 仅沾家两
三次 。

非是妻不
贤，父不 慈 ，
子不 肖 ，家庭
无温 馨 ，也
非他不眷念 亲
人，无儿女 情
长，他实在太
忙了 。

县石油 公
司经 理的职任 ，使得他无暇 他顾 。

五年前，当 他奉命 调来县石油 公 司时，那里
是何 等 的颓惨景 象 ：荒草滩，烂泥坑，三排平房
一条 路，职工二十人，受 过处分者便 占 五名。如
今呢，高楼平 地起，满 目 清丽满 目 新。他的 单位
连续 三年被评为 省级优秀油库，今年被 省政府命
名为 省级文 明 单位,他也荣膺 省 地县先进作工作
者，省级 端正党 风先进个人 称号。

称号 来之不易 ，然而终于来了 ，这当 然有他
的聪 慧 和果敢的精神，更 有运筹帷 幄的大智在。
但这种 令人羡慕 的 智 勇 ，在家庭问 题上却 愚弱得
很。

六口 之家 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本当 他 负 起生
活重压，可他顺势 “走为上”，那重 压 不 偏 不
斜，将他的妻子压了个正着。父亲七老八十的 ，
他倒底 尽了 多 少心？妻子身 体不好，他究竟给了
多少温存？孩子们 因不 常见他的面，竟隔生了 ，
并直言不讳 地埋怨爸爸不管他们，对爸爸 常不 回
家很反感。平素，家里 有他和没他一样，大年初
一初二夜，阖家 团 圆 少一人。少谁？少他，他在
单位值班，妻子不高兴，他反倒笑吟吟：“油库

总得 有
人。”柴
米油盐酱
醋茶，他
往往是一
问摇头三
不知。今
年夏天，
两个孩子
参加升学
考试，全
落了 榜 ，
孩子在家
发脾气，
说爸爸不
关心他们
的生活、
就业和学
习，他也

默认 了。熟识人见到他 的孩子 待 业，很 是 诧
异：“你爸爸 当 经理，怎么 也 能为 你们安排个工
作。”可孩子 还是待业。

谁无舐犊之情，谁无怜妻之意，谁无敬老之
责，谁无持家之理。可这些人类爱怜 之 情 意 责
理，在他的人生天平上，能 占 几多重量，非惟如
此，就是对创造价值的 自 身 价值，他又是如何个

“珍惜 ”法？

去年夏 日 ，上面通知他去榆林开会，当 时他
病得厉害，又发 高烧 又吐血，但他二话没说，硬
挺着前去，颠簸了一千六百里，终于按时到达。
开会十多天时间 ，他顾不得看病，返回 途 中，时
值大雨，并听天气预报说，这是全省范围内 的大
雨，他又坐不宁了。行至绥德，车辆 又 是 行 路
难，他一 心惦 记着洛南油库，便连夜给家里打 电

话，直到听说油库平安无事 ，这才拖着疲惫 的身 子
去打了 针。第二天下午五时，他 刚 回 到公 司 ，就
有人告诉 他 ，家 里人放心不下，年迈苍苍 的老父
亲巳数次打问 消 息。自 己不能 照顾家里 ，还要 家
里人关照 自 己 ，他 的面部掠过了 别 人不 易 察觉 的
复杂表情 ，但瞬 间 又恢复了 平 静。他央求 同 志们
向他 的家属保密 ，又立即 抽身 去县 商业局 参加竞
赛会议 ，直到第三 天晚上 ，他才步履蹒跚 地回 了

家。
一看到丈 夫的满脸病容 ，

妻子百感交 集：“家里 的老人
你不 管，孩子你不管，连你 自
己也不管，你将公家 的事认得
真，好，你就把他们 都带 走。”

妻子 抽泣着。他理解她 ，
便以 负疚 的心情好言安慰，正
说话间，弟媳从外地来 ，一见
此情 此 景 ，也 大 为 感 慨 ：

“哥，你 当 劳模就不要命了 ！”
正因王学 忠不要命 地干 ，

成了 省商业 系 统 的劳 模，单位
也声名 大振。他从省上开会归
来，同 志们 将大 红对联贴在他
办公室 门 上 ：

深化改 革荣获光荣 称号
创新务实 再夺来 日 新功

祝贺 ，鼓励，鞭炮声，鼓掌声，办公室 门前
煞是热闹。可这热闹 ，
和他家 中 的冷清，又形
成多么强 烈的反差!他
对自 己家 无暇一 顾，对
自己 的亲人无暇一 顾，
可对别人 呢？

全公司四 十六名 职
工，他都亲 自 登 门 拜
访，帮助 解决实 际 困难
的就有四 十一户 ，凡职
工及其家属 有病，或有
了什么事情，他总是 尽
心安排或亲去探望 ；职
工生活 中某些必需品，他都叫公 司给统一购买 ；
职工的 红白 喜事，他总要 亲 自 操持 ：尽力 给职工
子女联系 上学和工作，撇下了 自 己的孩子……

这些 ，职工们看在眼里 ，也是心疼，为 了 增
强经理的家庭气氛，他们也真会别 出 心裁，今年
春，洛南石油公 司荣获省级文 明 单位后，职工们
特意将三串 鞭炮送到了王学忠家。大伙儿说，你
被评为 省级 先进 ，是光荣，咱公司被命名 为 省级
先进，也是光 荣 ，光荣光荣，咱们都光荣。

妻子 看了 学 忠一眼，无限温存：“你要 将 公
家的事看 重，家里 有我哩，甭操心。”

小巷　故 事
郭义 明

古镇 一隅 ，有 条小
巷，茅屋草舍 ，小楼洋
房，也排得齐整。虽清
一色国 人 ，但 阔 肚 短
裙，大车小轿 ，各色眼
镜涌进 流 出 ，也传 出不
少故事——

不会 笑了
H 君三年前掏 一百

三十 元外加一个招工指
标买下三民 巷 中段 一院
三间破草房 和 一 个 茅
坑，盖了 不 起眼的两 间
两层低档 次的 小楼。房
内装饰 却 考 究 ，吸 顶
灯、地毯 、电子调光、
组合式 壁 柜 墙 面 、彩
电、冰箱、音响。这些
又是 最高档 的了。H君
为人谦和 ，面 带笑容 ，
自然而不 失某长身 份 ，
话前 语后总 带 着 呵 呵
声，一年四 季中 山 装 ，

黑皮鞋 、黑 提包 ，巷内
人缘不错 ，东 邻西舍生
寿嫁娶 ，选屋开张他总

要送上一份礼物 ，但 绝
不去 吃喝。逢年过节 ，
隔三差 五，海 外 小 玩
艺，国 内 土特产，法国
香水到土豆花生 ，邻里
常沾着 点 他的光。巷内
的男 男女女老老少 少都
喜欢他笑盈盈的脸 ，笑
盈盈的语 ，没人见他脸
子难看。近 日 同 院 山 婆
愈见天阴：H君不会笑
了。于是试探着 问：他
伯，不 舒 服 了？“没
… …呵……”对方嘴 角

动了 几下 ，努 力 地挑了
挑眉 毛 ，挤了 挤 眼角 ，
最终还是 没有 把 肿胀的
肌肉 推 上去。人们 说 这
与报 上 提到 的 “清廉”
气候 有 关。怕 是 “感
冒”了 。

三进 小巷
老石头随父母逃荒

落脚三民 巷。解放前拉
洋车谋生 ，参 加了 地下
党组织 ，解放后 ，当 了
一家纺 织厂 的 保 卫 科
长。入党校学 习 ，文革
前官 至 一把手 ，成为 三
民巷的骄傲。文革 中臂
上多了 白 布一 块 ，特务
两个黑 字居 中 ，后又拖
儿带 女下农 村改造。离
巷那天 ，有人看见 ，这
位曾 脖颈上钢 丝绳挂车
轮都没吭一声的 车 夫 ，
两行泪 水流至腮帮。当
巷内 大多居民 忘却 了 这
位车夫的 时候 ，他官复

原职 ，又 人归故里 了 。不
久，纺织厂一座厂级干
部小洋楼 竣工 ，鞭 炮小
轿车 来接 ，老石头再别
三民 巷。离开时 ，家人
兴高彩 烈 ，但老石 头脸
色阴沉沉的。几 日 前 ，
这位 车 夫又搬回 小巷 ，
还散 了 烟糖 ，跟巷 内 钉
鞋的老 伙计 说 了 掏 心
话，孩子都上 班 ，老两
口住 那 么大的 空房 子难
受。

灭　蝇
杨锁 劳

仲夏某 日 。妻子劳
作一天 ，上床正准备入
睡，眼皮一掀，发 现洁
白的 天花板上有许多黑
点，爬起来细细一看 ，全
是亮黑亮黑 的苍蝇。恼
怒之 际 ，抓起苕帚就打。

时隔不 久 ，室 内 又
苍蝇飞舞 ，妻子原法炮
制。哪知 没过几天 ，苍
蝇又卷土重 来 ，而且阵
势不 减 当 初。

我亦奇怪 ，翻箱倒
柜抬家俱 ，竖 眼横鼻四
处寻。折 腾 了 一顿饭的
工夫 ，终于 在立柜背后
发现了 一只 死老 鼠 ，已
腐烂无形 ，尸 臭无比 。
除之 ，苍蝇绝迹。

由此我想 ，解决 问
题的 关键还 在于 查 “根
”，断 “源 ”。灭 蝇 如
此，“扫 黄”更不例外。

清香溢 远　胡 义 明

刊头设计 董凤 山　本版 编辑　叶 广 岑

光（木刻 ）　洪 涛

杂　感
李宏 志

记得 病 时 与 友人 闲
聊，他 说：当 你 感 到 身
体某 个 部 位的 存 在 时 ，
它便 是 有 了 毛 病。细 细
琢磨 ，此 话 讲 得 极 有 道
理，不 是 吗 ，平 日 里 ，
手脚 儿 好 好 的 ，你 是 怎

么也 不 会 想 到 它 的 ，尽 管 它 整 日 都 在 你 的 眼前 。而
一旦手 或 是 脚 有 了 伤 ，你 这 才 感 到 少 了 什 么 ，才
想起平 时 怎 么 就 不 知 爱 惜 它 。

人往往是 到 了 中 年，才 去 认真 地审 视
自已 存 在 的 价 值 ，而 总 是 到 了 这 个 阶段 ，
人的 意 志 最 容 易 出 毛 病，或 是 因 了 家 庭 、
子女 问 题，或 由 于 工 作、身 体状 况 等 等 的
不佳 ，意志 就常 常 消 磨 了 ，开始 去 寻 找 自
己的 归 宿。这 实 在 是一 个 悲 剧。看 来，真
正懂得 爱 惜 人 生 的 人，是最 幸 福 的 人，越
是懂 得 早 就越是 幸 福。

一文友 在 南 方 的 书 法 大 赛 中 金奖 ，
忙去祝 贺。极想 看 看 那幅 获 奖 的 佳 作 ，他
盖切 切 地谢绝。又风趣 地 说：“我 要 过
河拆 桥，特别是 在 艺 术上 ，不 能 过河 拆 桥
便破不 了 自 己。”

又谈起 艺 术之 门。
他说那 门 既厚 又 薄，全在 一 个悟性。

真正 悟 出 了 ，那 门 便 是 一 张 薄纸。
他谈得 实 在 轻 松。走 时，他 送我 到 屋 外 ，阳

光下，才 看 到 他 的 头 发 稀疏 了 ，两 鬓 染 了 杂 色 。
他不 过三 十 余 岁 。

一日 从友人 那 里得 一株 苗 儿 ，急 忙 植 在 盆
中，放 在 阳 台 上。天 天 闲 时 望 望 它 ，夜里 端 进 ，
白日 搬 出 ，总 怕 它 干 了 ，常 常 浇 水。很 快 ，那 花
儿竟 多 了 许 许 多 多 的 叶 子。一段 时 间 过去 ，就抽
出两 条 新 枝。

一日 ，父 亲 一 位 朋 友 来 家，见 到 这 花却 说：
这花 养 坏 了 。我 忙 问 原 因 。他 讲：“幼 小 花 木 ，
不宜 浇 水 过 勤 这样 花根 才 能扎 深 ，大 了 才 叶 茂
花繁 若 浇 水 多，枝叶 狂 长 ，就 容 易 夭折 ，也 不
大好 好 开 花的 。这也 同 教孩 子 一 样 ，从 小 要 帮 他
扎好 根，长 大 才 能 成 才 啊。”未 曾 想 到 这 个 问
题，经 他 这 么 一讲 ，还真 有 些 担 忧 ，误 花 是 小 ，
误了 孩 子 则 成 大 事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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